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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海深仇忆钟山

———叶楠白桦先生故乡寻踪
陶广学陈斌

信阳市平桥区钟山街道办事
处，是我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叶楠、

白桦先生的祖居地。古镇钟山铺，自
汉代设置钟武县开始， 名称虽几经
更改，县级建制一直保留到隋朝，相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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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阅尽存亡兴替。日寇铁
蹄下的钟山， 记载了侵略者的累累
血债， 更见证了信阳人民艰苦卓绝
英勇斗争的历史。

6

月
12

日上午，区党史研究室徐
其良主任陪同我们到这里调研，热
情的袁道理老人， 一大早就拄着拐
杖，赶到街道办事处等着我们。说来
他已经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6

年前白
桦先生胞妹陈倩民女士来访， 他就
接待过我们， 亲自带路找到白桦先
生的祖坟。

袁道理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信阳
人，祖居钟山铺。他出生于

1933

年，

今年已经
82

岁，提起当年往事，依然
记忆犹新。

当年日本人的飞机炸钟山时，

我五六岁了，我爹、我爷爷，我们一
大家子人都住在钟山。 我们那时候
可怜啊，天天跑反，白天跑拉夫，夜
晚跑土匪。藏在茅草林里，蚊子叮在
身上也不敢拍， 真不知道是咋活过
来的！我直到十三岁才上学。吴家祠
堂有个福音堂，小学（陈锡元先生资
助的）设在福音堂里，请的先生叫张
新元。大大小小的学生不分年级，都
是那一本书， 都学“手足口、 猪马
狗”。我刚读了一年半，皇协团（汪精
卫的部队）来了，占了学校，我们就

失学了， 有门路的人只好到其他地
方去读书。

我记得清清楚楚，

1938

年
9

月
27

日，钟山逢集，日本人的飞机趁赶集
人多的时候突然轰炸， 一次就炸死
三百多人， 光我一家就炸死了六口
人， 那真是血流成河啊！ 占领钟山
后，日本人用机枪扫射，还推倒老百
姓的房子。 日本鬼子欠下我一家九
条人命， 还有三口人是在日军占领
后被枪杀的。

我小爹袁怀山， 因为家里穷娶
不上媳妇， 我娘把她娘家的亲戚说
给他。可怜他才完婚两个月，到街上
卖油果儿，天黑了还没回来，家里人
到处找不到他， 后来才知道被日本
人拉夫拉到信阳车站北红土门铁路
上做苦工。 日本人一顿只给吃一碗
饭，他们吃不饱，干到第七天就想法
逃跑。 跟他一起干苦工的有个邱家
园卖菜的，放回来后给我家报信。那
人说，他再也回不来了，日本人设有
暗岗，三八大盖一枪就把他放倒了，

我们连他的尸体也没收到。 老人讲
述至此，心中依然悲愤难平，难过得
满眼落泪。

我们曾经听到上辈人讲述，老
百姓赶集或进城， 通过哨卡时经常
会被日本人打耳光，提到这件事，又
勾起老人对自己另外两位惨遭杀害
的亲人的回忆。

日本人的哨卡就设在钟山铺东
门外，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卡上的
日本兵看到有人擅自通过哨卡，就

喊“阿罗尼，阿罗尼”，连喊两声不
理，就开枪。

我们跑反跑到信阳城西冯家庄
李畈（现为南湾水库淹没区）。我的
两个爹（叔父）有一个耳朵聋，要饭
要不到。日本人来的那年大丰收，其
实不缺粮食，就是运不走。他们回去
弄粮食，回钟山铺时过不了哨卡，就
绕道往西北去想办法， 也是走到红
土门， 两人一起被日本兵开枪打死
了，也是连尸体都没见到。

我们的话题转到祖居在此地的
著名作家叶楠（陈佐华）、白桦（陈佑
华）先生上，袁道理老人带领我们来
到叶楠、白桦祖宅故址。老人告诉我
们，日本人空袭时，街上大部分房屋
都被炸毁，陈家的祖宅也被炸毁了。

回到办公室， 老人又兴致勃勃
地给我们讲起发生在钟山街上的抗
日故事， 以及老街坊们对白桦先生
老辈人的回忆和怀念。

那时候日军有飞机， 国军不敢
来。“河南”（河南岸， 为新四军活
动区，现存有“红军桥”等抗战遗址）

的人来打过皇协团。 钟山铺有一个
日本人的汽车队， 是防备国军空袭
从城里疏散过来的， 地点就在现在
村部门口的大塘边，汽车队的人吃完
饭都到大塘里去洗碗。那里是一片麻
地，麻长得有一人高，汽车把麻压倒，

就停在麻地里， 有一个日本人站岗。

东门外是街，有卖菜的，六部落住的
日本人来钟山收菜。那天“河南”的人
穿的是一身破烂衣裳， 腰里藏的是

把子枪。 抢先下手的是一个走路有
点拐的人。那个拐子接近日军时，先
一下子抱住了日军小班长， 将其连
手胳膊带枪一起抱死， 喊他们的人
一起上。他们拉日本兵走，日本兵死
活不走，就把他摔倒在地，用枪对准
打死了，这次一共杀了三个日本兵。

钟山寨寨墙有一丈四五尺高
（曾由陈锡元先生募资修缮）， 日本
人把老百姓都赶进寨子里， 派皇协
团一个营看管着。“河南” 吴德俭领
的人，带着梯子匍匐而来，到墙根后
竖起梯子，爬上寨墙，突袭皇协团。

除了营长和指挥部里的几个人以
外，皇协团一整个营全被解决了，很
多人都被新四军带到“河南”去了。

日本人在钟山任命了三个伪乡
长，名字我都记得，一个乔望亭、一
个胡秀亭、一个段成久，三个人都没
好下场。 乔望亭在寨里头被他的干
儿子诱出去，一出寨子就被“河南”

的人架走杀了； 胡秀亭给日军送粮
食，被埋伏的新四军杀了；段成久是
在解放后被枪毙的。

叶楠、白桦的父亲陈锡元，就是
陈汉章，钟山人，他是“章”字辈，下
一代是“华”字辈。日本宪兵队抓走
陈汉章，因为怀疑他通共（新四军），

就活埋了他。

陈锡元生前为人很仗义， 一到
过年时常把街坊邻居请到家里摆酒
席吃饭，我父亲被请过。当时钟山有
些大户，为富不仁，欺负百姓。陈锡元
敢跟这些恶霸斗， 请乡邻们吃饭时

说：“你们有啥麻烦， 只管找我陈锡
元！”那时他应该不到五十岁，个头不
算高，他家的田产主要在银钱村。

我知道他的孩子，有兄弟俩（指
叶楠、白桦）在信阳师范学校读书。

陈锡元有一个弟，外号小神仙，个头
儿小，人很精，我认得。他是个小地
主，一直住在银钱村，日本占领期间
他破产了，可能也受“河南”人的牵
连，不然”河南”的人过来杀了三个
地主，为啥没杀他？解放后，他跟本
地的大地主祝津门（也有两个孪生
儿子）一起接受改造，曾经到我家借
粪桶

,

我娘不肯借给他，认为他是地
主。我爹说，你知道啥，他是陈汉章
的弟兄，我娘才借给他。他用完了粪
桶，到塘里洗干净以后，才还过来。

提到日本右翼分子篡改、 否认
侵略历史，袁道理老人义愤填膺。我
听说现在还有一些日本领导人不认
罪、不道歉，还想耍赖。叫他啥时候
来见我，我非当面驳得他哑口无言！

谈起坚持敌后抗战， 进行艰苦
卓绝斗争的新四军打鬼子、杀汉奸，

老人越说越多，越说越激动。对爱国
乡绅陈锡元先生， 他时时竖起大拇
指。

老人陪同我们整整一上午，一
连讲述了两个多小时。 中午我们陪
老人吃了点简单的工作餐， 老人一
再叮嘱不要浪费。 他说： 我们钟山
人， 为新中国是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
要珍惜。

水韵倾城南湾湖

（下）

丁立平

六
发源于南阳桐柏的淮河， 一路

蜿蜒东流， 两岸丰沛的降水汇集成
溪流河道，形成了洪汝河、颍河、
河等众多支流， 如孔雀开屏般汇入
淮河。河是淮河右岸的重要支流，

流域面积近
2000

平方公里， 该区域
年降雨量

1100

多毫米， 是河南乃至
整个淮河流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
一。受大别山、桐柏山的影响，每到
汛期， 来水量极大。

1950

年夏天，淮
河发大水，沿岸

20

多个县、上千万人
受灾。当时水势凶猛，许多灾民来不
及逃走，只能爬到树上躲避，甚至人
蛇争树，人被毒蛇咬死。来自灾区的
加急电报送到北京， 详细描述的种
种惨状，让毛泽东不禁流下了眼泪，

他当即批示， 要求寻找根治淮河的
办法。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伟人
气势如虹，气吞山河的指示，不仅是
他的个人意志，更顺应民心，代表民
意， 激发起淮河流域乃至全中国人
民的热情， 立即变成建设者开进建
设现场的行动。

十万建设者来了。 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这是待重头收拾旧山
河、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迈与自信。

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
如同战斗的号令， 刚刚放下枪的军
人，刚刚放下支前小推车的民工，刚
刚分了田地山林的翻身农民， 踊跃
报名，积极争取，以能参加治淮大军
为荣。水利二师的

1000

多名官兵，成
建制开拔到南湾，就这样，十七省调
集人才、骨干的建设大军迅速汇集，

组成一支十万人马的修库大军，浩
浩荡荡地开进昔日寂静偏僻的南湾
村，小小的南湾村沸腾了，漫山遍野
的劳动大军，战严寒斗风雪，战三夏
斗酷暑， 从

1952

年
12

月
18

日开工到
1955

年
11

月
5

日竣工，在一穷二白的
图纸上，在技术落后、物资短缺的条
件下，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南湾湖，写
下了最新最美的篇章———奔流不息
的水就这样被治水大军给制伏
了，从此以后，温顺驯服，安若处子。

傅作义来了。 傅作义， 新中国
第一任水利部部长。 这个与共产党
人周旋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党高级将
领， 投身到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
事业中，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把自
己的有生之年， 用来抒写新中国治
水兴利的华章， 用以救赎半生与人
民为敌的罪孽。

治淮期间， 傅作义经常出现在
各大工地，仅南湾他就来了两次。一
次是在水库开工前，他带苏联、中国
专家查勘坝址，确定土坝方案；一次
是在水库即将完工时， 他前来慰问
全体建设者，要求保证质量，加快进
度。

人生观念的脱胎换骨， 功过是
非，是什么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听听傅作义自己的心声， 治淮工地
上， 傅作义被建设者们的热情深深
感染， 他曾写下一段充满正能量的
文字，记述那段激情岁月： “我所看
见的一切，真是满眼都是力量，满眼
都是希望。 我看见几十万名农民集
中在一起工作， 秩序井然， 有条不
紊；我看见几万把锹，几百架夯，在
一个号令下， 一齐操作……我看见
凭劳动人民的双手， 平地修起蜿蜒
千百公里的长堤和巨大雄伟的建
筑，对着淮河的水流，傲然欢笑……

这景象给我最大的感动， 使我深刻
体会到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的意
义。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

个政令、 一个运动、 一个治水的工
作， 深入普遍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
度，这是一个空前的组织力量。”

李四光来了，外籍专家来了，一
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来了。 李四光，

共和国的地质部部长， 亲自带领专
家和技术人员，亲临工地现场，选坝
址，定方案：一处天造地设、极为理
想的坝址———相距仅数百米的贤山
和蜈蚣岭两山之间， 长

816

米，高
38.3

米的南湖大坝，坝最短，拦蓄量
大，迄今为止仍是水利史上的奇迹。

布罗夫等
7

名前苏联专家、捷克一名
院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
人民的建设事业，至今，在南湾，还
有当年苏联专家居住生活学习的建
筑，默默地矗立在这里，见证那个充
满友谊、 合作的时代。 不论什么时
代，年轻人的一腔报国为民热情，总
是很容易被点燃和激发，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 这些现在听
来，也令无数学子无不羡慕的名校，

那些已经毕业的、即将毕业的、尚未
毕业的莘莘学子， 怀着拳拳报国之
心，组成了

17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从全国各地奔赴到南湾水库建设
工地，与数十万民工一起劳动，一起
切磋，一起解决在建设中遇到的种种
难题。在这里，他们学到了本领，锻炼
了毅力，积累了经验，当南湾水库胜
利竣工的礼炮声尚未落下，匆忙之间
未洗征尘的他们，又奔赴新中国四面
八方的水利建设一线。翻阅《南湾水
库志》，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怀揣梦
想和追求，融入建设事业，融入人民
大众，对工程质量精益求精，对建设
品质完美无瑕的追求， 安于清贫坚
守节操忧国忧民的情怀， 对于今天
的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

关山月来了。 我在深圳关山月
美术馆看到， 关山月创作的一系列
南湾水库建设工地上的速写和山水
画，一代大师笔走龙蛇，底色朴素，

活力四射，场面热烈，大师的画作，

如此打动了我这个未曾亲历现场的
后来人，为什么呢？

当时的关山月， 开创了一个时
代，创造了一个流派，已是名满天下
的一代宗师。 是什么牵动了艺术大
师新的生命体验， 让这个一脚跨进
新中国的旧时代艺术大家， 将欣赏
高雅艺术的目光， 投向火热的新中
国建设现场？ 这不仅源于其敏锐的
艺术天分， 更是其深刻领悟时代变
迁，走向大地苍生，抒写火热生活的
结果。在南湾，在所有的建设工地现
场，放眼望去，广阔的新中国大地，

一派火热的建设场面， 洋溢着改天
换地的豪情，谁能不激动难抑，热情
迸发呢？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在这
里找到了不同以往的灵感与激情，

画笔之下，活力四射着建设的豪迈，

创造的激情，一个画派的发展，在这
里成了分水岭， 也成就了岭南画派
的高峰。 品读关山月，江山风物，湖
山长天，绚丽山河，器物山水，蹉跎
岁月，颠沛人生，尽在其中。艺术和
人民，德艺双馨这些普通的字眼，怎
能表达那个伟大时代对人的影响
呢？

从此，“山水” 不再是文人雅士
象牙塔里的把玩，而是重整山河、改
天换地新生活的写照。

无数移民走了。 这是一个悲情
的话题， 这是一群悲壮的迁徙者。

所有重大历史时刻，重大历史事件，

重要建设项目， 移民都是一个绕不
开的话题。

这是一个牺牲和奉献的群体。

大槐树情结， 是中国特有的移民文
化的象征， 沉淀为中国传统寻根文
化的重要渊源，流淌在我们血脉中，

南湾水库建设也不例外。有时，我在
想，当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很容易理
解或者接受“舍小家为大家”的动员
和呼吁，但当真正置身现实，抛家别

舍， 背井离乡， 远离故土的悲情故
事，每每让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

很难体味和想象。 那些移民世代祖
居、繁衍生息的田舍，被幽蓝的湖水
吞噬时，那撕心裂肺的告别，狐死首
丘的回望，是多么悲壮与无奈？当我
站在恢宏的南湖大坝， 眺望翠峰如
簇、湖水似镜、远岫含烟、波光潋滟
时， 我在想， 那幽蓝碧翠的湖水深
处， 是多少游子移民魂牵梦萦的家
园？如今，湖山如画，又是多少移民
的乡思乡愁，遥远记忆？

七
六十年前，你如无拘无束、任性

狂野的孩子，恣肆随性，暴雨季节，

无节制地奔泻， 漠然面对脆弱的生
灵，狰狞不羁；而今，苍龙被缚，洪魔
被伏，肆虐狂暴的洪水猛兽，变成了
清洌甘甜的湖水， 欢腾地奔向辽阔
的原野，滋润着豫南大地，灌溉着下
游万顷良田沃野。 这仅仅是你的表
象，在你的律动中，在你的神韵里，

在你的深邃里， 沉淀了多少不为人
知的故事，涵养了你安详、贞静、清
雅的气质， 成就了水韵倾城的南湾
湖？ 还有一种东西是不朽的， 那就
是———承载着历史，承载着记忆，承
载着信念，承载着精神，而所有这些
高度， 又是如此丰满地闪烁着永不
磨灭的人文光芒。

苏轼在《前赤壁赋》吟咏：惟江
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
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
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今生
何幸，竟然与你结缘如许？作为管理
者，我从中看到的，不仅有美，更有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利民， 利环
境，利生态，利今人，利后世。你幽蓝
幽蓝的注视，使我不敢有懈怠。

时常想， 如果没有了一湖碧水
的滋润与环护，青山失却了妩媚，城
市丢掉了灵魂，信阳会是什么样呢？

本报副刊作品荣获省优秀作品二等奖

2014

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奖活动日前揭晓， 本报报
送的作品《函谷关下谁骑牛》（作者：卞声，编辑：张玲）荣获二等奖。这
篇作品

2014

年
1

月
4

日在本报发表后， 还曾入选《河南杂文名家看洛
阳》一书。 （王章云）

我市杂文创作呈现可喜势头

今年《杂文月刊》

7

月
(

上
)

同时刊发我市两位杂文作家的作品，分
别是信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徐德瑞的《“不说坏话”？》、信阳市杂文学
会副会长王西亮的《关于朋友》。《杂文月刊》是深受全国杂文界好评
的优秀期刊，自去年以来我市杂文创作呈现可喜势头，目前已有三人
在《杂文月刊》发表作品五篇。 （卢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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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华园

林长
到清华大学学习， 一直是

我的一个梦想。

不是上帝的眷顾， 是组织
的关心。今年夏天，我参加了清
华大学专门面向贫困地区举办
的中青年干部执政能力提升培
训班。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周学
习时间，但我还是非常珍惜。

6

月
29

日早上，本期学员一
起乘车来到清华园。 主校门前
横卧着巨大的卧壁， 两面分别
镶嵌着毛泽东主席手书“清华
大学”校名和“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车进校内，液晶
大楼、技术科学楼、建筑馆、美
院大楼等依次展开，“严谨、勤
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也扑面
而来。车在中央主楼前停下，来
自全国

13

个省
16

个贫困地区的
73

位同学瞬间定格了“清华形
象”。然后，我们走进清华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正式开始培训
学习。

为了提高培训质量， 继续
教育学院的老师们做了精心安
排。 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不仅有
在省里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原省
部级领导，有清华大学、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主讲教授，

还有北京、 香港等地社会热点
培训课题的领军人物。 授课内
容不仅有《十八大后的国情与
使命》、《廉政与勤政》、《党史国
史》、《宏观经济》、《领导力与执
行力》 等宏大而又紧迫的大课
题，又有《社会热点问题》、《面
对媒体的实用技巧》、《自我减
压与心理调适》、《国学智慧与
领导韬略》 等实用性和针对性
很强的现实课题，还有《智慧城
市与城镇规划管理的新技术方
法》、《中国城镇化战略》、《理
想、价值与胸怀》等让人产生无
限联想和启迪的憧憬课。 老师
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不仅告
诉我们是什么， 也告诉我们为
什么， 还告诉我们未来怎样和
应该怎么做， 课堂氛围轻松自
然，师生沟通和谐默契，不少疑
惑渐次解开， 像清洌甘泉滋润
着我们， 确有润物细无声的效
果。

为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史
和清华校史， 学院专门安排我
们到国家博物馆和清华校园实
地参观。

在国家博物馆， 我们通过
看实物和听介绍， 重温我国灿
烂的古代文明，悠久的甲骨文、

精美的青铜器、溢彩的彩绘俑、

郑和的远航……它们仿佛还在
诉说着昨日辉煌。 我们也看到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 中国
近代的迅速衰落。 在《复兴之
路》的专题展区，我们又看建国
后古老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重新崛起。

7

月正值盛夏，近四平方公
里的清华校园满目苍翠。 我们
徜徉在清华园， 感受百年名校
的厚重气息。 从

1911

年成立至
今，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校训，发扬“爱国
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

使其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
列。

7

月也正是清华的毕业季，

校园里许多学生身着博士服、

硕士服， 在各个标志性建筑前
照相留影，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 我想他
们每个人心中一定有个美好的
梦想。 我们信阳几位培训同学
也一起在二校门前留影纪念，

再向北走就看到大礼堂前令人
心旷神怡的大草坪， 草坪东边
是清华学堂， 当年梁启超等四
大名师在这里汇聚。 再向西走
是工字厅， 工字厅的后面是水
木清华， 其虽小但湖光山色引
人入胜。当然，最让我们向往的
还是最西边的迎春园遗址，此
时荷花依旧开， 看着碧绿连天
的荷叶，心中默默念起了《荷塘
月色》，只可惜是白天，不是满
月的夜晚，未能看见“月光如流
水一般， 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
子和花上”，看见的是“叶子出
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每次上课前的几分钟，班
委会组织同学们进行自我介
绍， 我们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
伙伴，介绍家乡时都如数家珍，

充满自信。 很多地方都没有去
过，通过介绍，不仅认识了新朋
友， 也了解了许多地方特色和
风土人情。 班长韦是个憨厚的
广西汉子， 组织委员周是个爱
吃零食的湘妹子……十几天下
来，大家相识、相处、相交，到分
别时竟有许多不舍和留恋，感
谢互联网， 大家分别时建立了
微信群， 网络可以时时把我们
连在一起。

光阴似箭，

7

月
10

号， 当最
后一堂课上完后， 班主任刘威
老师给我们举行了结业仪式，

没有想到的是： 刘老师把我们
十多天来学习生活都一一拍照
记录下来， 专门制作了一个视
频，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照片出
现在视频里，还真有些激动。学
院还为每位学员颁发了结业证
书。

7

月
11

号，我坐上了返程的
京广高铁， 列车在广袤的华北
平原上飞驰， 路边的树木不停
地向我招手致意。 我知道几个
小时后，我就会回到大别山下，

回到刚刚遭受洪水洗礼、 正奋
力抗灾的商城县。

再见了清华园！行胜于言。

在清华园的充电和加油， 会使
我更加努力工作， 更好为大别
山这片土地和人民服务。

“手”的取舍

尹成荣

罗丹是法国著名雕塑大
师， 曾应法国作家协会邀请为
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塑像。

接到这个任务罗丹有些为
难， 因为他知道巴尔扎克是著
名的文学泰斗，举世闻名。可他
长得很丑，不但又矮又胖，而且
肚子很大， 怎么样把巴尔扎克
塑造得完美一些， 而又不失他
本来面目， 给人们以永久的纪
念呢？为此，罗丹伤透脑筋。经
过权衡， 他决定实事求是地为
巴尔扎克塑像， 以真实外貌雕
塑巴尔扎克， 只在形态上做调
整， 主要突显出他的精神美和
内在美。

设计定型后， 罗丹便着手
动工。 罗丹把巴尔扎克的雕像
设计为这样的一个姿态： 身披
睡衣，双手叠在胸前，昂着硕大
的头，眼睛注视着人间，像在思
索又像在蔑视。 原来预定雕塑
时间为一年半， 结果却整整用
了七年才雕塑完工。 罗丹在雕
塑完巴尔扎克像之后曾让自己
的学生观看， 找出雕像的不足
之处。 学生们看到老师的作品
纷纷赞叹不已， 认为这座雕像
十分完美， 尤其雕像的双手简
直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

“这双手老师雕刻的太精
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
美的手。” 听着学生们赞叹，罗
丹仔细观察雕像的双手， 他越
观察越觉得这双手确实很完
美，是整个雕像最突出的部位。

只是在观赏雕像时， 注意力不
由自主集中在这双手上而忽略
了整个雕像， 有点喧宾夺主的
感觉。

罗丹越看越别扭， 举起斧
子把那双完美的手给砍掉了。

学生们发出惊呼：“老师， 这双
手雕刻的这么完美， 您为什么
要砍掉它呢？简直太可惜了。”

“我之所以砍掉这双手，就
是因为它太完美， 有它自己的
生命，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使
这座雕像失去真正的意义。我
雕塑的是一座雕像而不是一双
手。 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能出
现部分比整体更重要更突出的
现象。 我砍掉双手为的是突出
整个雕像的意义。”

听了罗丹的话， 学生们恍
然大悟， 但是法国作家协会却
无法接受罗丹的做法，他们竟然
否认曾向罗丹订制过雕像。罗丹
非常痛心， 因为没有人理解他，

但他毫不屈服，认定真理不会灭
绝，迟早会有人承认他的雕像，

更会理解赞同他那种求真的观
念。果然，罗丹去世后，人们开
始理解并接纳罗丹的雕刻真
理， 把那座残缺的巴尔扎克雕
像誉为珍品而收藏。


